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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度希望全球化會讓各方受益——既包括發達工業國的民眾，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百姓。但如今，全球化的不利影響正日趨明顯。不僅好事更容易跨越國界，壞事也是如此——包括恐怖主義。我們看到了一個阻礙發展的、不公平的全球貿易體制；此外還有一個不穩定的全球金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窮國一次又一次發現自己背上了難以應付的債務負擔。資金本應從富國流向窮國，現在卻日益逆向流動。
全球化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我們的願景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全球化似乎已使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反對者團結起來，這也許是因為，在全球化過程中，輸家顯得如此之多，而贏家卻寥寥無幾。盲目樂觀的全球化觀點認為，全球化會自動地讓所有人受益，這種看法妨礙瞭解決其弊端的能力。年輕的法國工人會問，如果他們必須接受全球化帶來的工資降低、就業保障減弱，正如他們被告知的那樣，那麼，全球化將如何使他們的境況更好？很早就有預言稱，先進工業化國家的不平等將日益擴大，但對這一後果的宣傳並不多：完全的經濟一體化意味著，全球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將會趨同。儘管這尚未發生，但那些底層民眾所受的收入下降壓力非常明顯。實際上，即使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有所提高，未加約束的全球化仍可能使這些國家的很多人變窮。
雖然經濟學理論預言全球化將帶來輸家，但它也指出，贏家會補償輸家。調控得當的全球化可以讓每個人（或至少大多數人）變得更富裕。但這尚未成為現實。事實上，保守派一直強調，全球化要求各國削減稅收，減少福利支出，從而變得更有競爭力。在美國，稅收政策的累進性有所降低；而近期大多數的減稅好處都落入了全球化贏家的腰包，但他們早已從全球化和技術變革中獲益。我們正日益變得「國富民窮」。
北歐國家向我們展示了另外一條道路。教育與科研投資以及強大的社會保障網路，可以催生生產率更高、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諸多全球化弊端的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經濟全球化的速度超過了政治與思想的全球化速度。我們已變得更加相互依賴，而更高程度的相互依賴增大了協同行動的必要性。但我們仍然缺少制度框架來進行高效、民主的協調。
人們對發達國家及其特殊利益各種擔憂的關注通常比發展中世界要多，這也許並不令人驚訝。好消息是，我們現在終於開始行動，來解決最貧窮國家壓倒性的債務重擔，但對於確保不再產生債務問題，我們採取的措施實在有限，在為債務重組創建系統化機制方面更是毫無作為。如此多的國家最終背負了難以應付的債務負擔，這一事實表明，債務問題是個系統性問題。全球市場波動性很強，在太多情況下，匯率和利率變動的衝擊最終都由窮國來承受。但我們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這些根本問題。
眼下已有無數解決方案擺在我們眼前：其中一些明天就可以採用，還有一些則要花上幾年時間，但至少會使全球化更好地發揮作用。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借到以本國貨幣（或一籃子關聯貨幣）計價的債務，背負巨額債務負擔的國家就會減少。債務管理策略的其他改革可以有助於進一步穩定全球金融體系。
讓我們思考一下困擾眾多貧困國家的疾病問題，這是全球化弊端的又一例證。由於現今的全球知識產權制度，即使眾多發展中國家愛滋病肆虐，它們仍無法獲得負擔得起的救命藥物。現存制度的鼓吹者稱，這是為研究提供激勵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對那些關心發展中國家人民健康的人來說，這個知識產權制度毫無作用。有一個方案可以替代目前的制度：由工業化國家資助成立一家醫學獎勵基金，獎勵那些發明窮人所患疾病治療方法的人，並為研究提供激勵，為關鍵藥物頒發更多的獎金。然後這些藥物就可以按成本價提供給窮人。這樣一個體系將比現有體系高效且公平得多。
全球化的進展可以加以改變；而且，全球化顯然將出現變化。但問題是，這種變化是以危機的形式呈現，還是由我們來駕馭？前者可能產生抵制全球化的風險，或導致全球化的無序重塑，這種重塑方式只會為更多問題創造條件。而後者具有重建全球化的可能，因此它可以充分發揮潛力，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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